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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江南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活动形式多样。但由于受到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的破坏，唐代的旅游

资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中人为破坏的影响更为持久和深远。然而，唐代作为我国古代旅游活动发展的

高峰期，唐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十分注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以更好实现旅游资源的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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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旅游文化。通过相关学术史

的回顾，笔者发现，目前对旅游史的研究以旅游主

体研究为主，相比之下，对区域旅游资源的探讨颇

为单薄。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唐代江南地区的旅游

资源为研究对象，从旅游资源的破坏及开发入手，

综合运用交叉学科知识对唐代独具特色的区域旅

游资源进行考察，以期对该区旅游资源有一个独特

的展示。

一、唐代江南地区的范围界定

唐代江南地区，主要以《新唐书·地理志》江南

道的行政区划作为研究范围，即包括润州、癉州、常

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越州、明州、衢州、处州、

婺州、温州、台州、福州、建州、泉州、汀州、漳州、宣

州、歙州、池州、洪州、江州、鄂州、岳州、饶州、虔州、

吉州、袁州、信州、抚州、潭州、衡州、永州、道州、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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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邵州、黔州、辰州、锦州、施州、叙州、奖州、夷州、

播州、思州、费州、南州、溪州和溱州，凡计５１个州，

２４７座县。大致相当于今日的浙江、福建、江西、湖

南等省以及江苏、安徽、湖北、四川和贵州的部分地

区。辽阔的地域、深厚的文化孕育出一批种类齐

全、结构完善、观赏价值高的旅游资源。通过统计

《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括地志》《元

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主要地理志所载的江

南地区旅游资源数可知，唐代江南地区仅自然旅游

资源就高达１７１７处。

二、唐代旅游资源的破坏

（一）自然因素

本文选取史料记载较为集中的水灾、风灾以及

地震三种形式的灾害进行探讨，以期对其大体情况

有所认识。

１．水灾。江南地区湖河密布，且临近大海，水

灾频繁。史书载：“显庆元年七月，宣州泾县山水暴

出，平地四丈，溺死者二千余人。九月括州暴风雨，

海水溢，坏安固、永嘉二县。四年七月连州山水暴

出，漂七百余家。”［１］９２８虽然史料并未直接谈及水灾

给旅游资源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唐代建筑大都以木

材、瓦砖为主，故而，夏秋两季频发的暴雨灾害对江

南的以土木建筑为主的人文景观的破坏是可想而

知的。与正史记载不详不同，《宣室志》等唐代小说

传奇对水灾则有着较为明确的记录。如，大唐开元

年间，江南发大水，侍御史邬载奉命巡视，“忽见道

旁有古墓，水溃而穴出”［２］。此条文献就直观地呈

现了水灾对古墓的破坏。

２．风灾。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江南地区春夏

两季多受季风气候的影响。风灾最常见的影响即摧

毁植物景观，破坏建筑设施。关于风灾的记录集中

见于《新唐书》卷３５中。“神龙元年三月乙酉，睦州

大风拔木。……景龙元年七月，郴州大风，发屋拔

木。……天复二年，癉州大风，发屋飞大木。……

（开元）九年七月丙辰，扬州、润州暴风雨，发屋拔

木。”［１］９００，９０２江南气候湿润，适宜植物生长，肆虐的暴

风对花木造成无情的摧残，影响人们的旅游观瞻。

３．地震。地震现象自古有之，古人将地震成因

归结为阴阳二气的矛盾所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

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３］。现代科学解释为：地球

运动对地壳各部分岩层产生巨大的地应力，使一些

岩层发生褶皱变形。当引起岩层变形的力不断积

累加强，超过某处岩层的强度时，就会使那里的岩

层发生断裂错动，于是聚集了很久的能量以地震波

的形式集中释放出来，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地震

波传到地面时，地面就震动起来，这就是地震［４］。

作为一种破坏力极强的地质现象，地震不仅造成建

筑物大面积的破坏，人员伤亡更是常见。《新唐书》

卷３５《五行二》记：“景云三年正月甲戌，并、汾、绛

三州地震，坏庐舍，压死百余人。”［１］９０７

我国处于两大地震带之间，东南沿海亦为主要

分布区域之一。唐代江南地区关于地震情况的记

载常见于《新唐书·五行志》中。“延载元年四月壬

戌，常州地震。……大足元年七月乙亥，扬、楚、常、

润、苏五州地震。……景龙四年五月丁丑，剡县地

震。……（咸通）十三年四月庚子朔，浙东、西地

震。”［１］９０７从史料可看出，江南地区地震较为频繁。

由于正史详于“政事”的缘故，地震这一类的记载较

简略，并未提及灾害的影响。但该区文化底蕴浓

厚，有众多名人故居、佛寺道观等人文旅游资源。

比如，今江西省在唐代就隶属于江南道，有学者研

究认为这一区域明始建于唐的寺庵就达８７５所
［５］。

由此可推断，地震对江南地区的佛寺无疑会带来一

定程度的损坏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

总之，在大自然的淫威下，不仅江南的旅游资

源遭受重大破坏，全国各地亦是如此。除去自然因

素的破坏，人为因素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力量也不可

小觑，甚至可以说其破坏程度更大且破坏周期

更长。

（二）人为因素

１．权势阶层的破坏。有唐一代，最著名的、持续

时间最长的人为性旅游资源破坏事例，莫过于以唐

武宗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展的全国性灭佛行动，史

称“会昌法难”。这一举措损坏了全国各地大量佛

寺、佛堂、雕塑、壁画等极具观赏价值的宗教旅游资

源。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在

其行记中记录到：“（会昌四年）又敕下，令毁拆天下

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等，未满二百间、

不入寺额者。其僧尼等尽勒还俗，充入色役。具令

分析闻奏。且长安城里坊内佛堂三百余所，……准

敕并除罄尽。诸道天下佛堂院等，不知其数，天下尊

胜石幢、僧墓塔等，有敕皆令毁拆。”［６］统治阶层主导

下的对佛寺资源开展的大规模“屠杀”，使得各地宗

教旅游资源总数急剧下降。从《旧唐书·武宗纪》的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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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中就可知晓当时遭破坏的资源数目：“拆寺四千

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拆招提、

兰若四万余所。”［７］另外，类似的破坏如《隋唐嘉话》

记载狄仁杰“始为江南安抚使，以周赧王、楚王项羽、

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吴夫鰖王、春申君、赵佗、马援、

吴桓王等神庙七百余所，有害于人，悉除之。惟夏

禹、季礼、伍胥四庙存焉”［８］。暂且不论狄仁杰毁神

庙是否有利于民，单从旅游资源破坏的角度看，七百

余所庙宇被清除得只剩下四座，不得不说，这是江南

地区人文景观资源的一次“浩劫”。而且从当代旅游

经济的角度来讲，景观资源大面积的破坏对当地经

济也有负面影响。至少会降低当地知名度，减少游

客数量，从而使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受损。

在人为因素下，不仅是人文景观，自然资源也

难逃被破坏的命运。《异录记》云：“洪州大厅前有

皂荚树，数人合抱，鸟不敢栖。人犯之者，立有灵

应。相传见之数百年矣。……李宪为太守，既至，

命伐其树。”［９］１５５０百年古树，在太守的一声令下，轰

然倒地。

２．过度开发利用。此类破坏，往往是人们因生

计的需要，对山川河流、动植物资源等进行过度的开

发，致使景观资源遭受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性也因

此受到影响。唐代宣州（今属安徽宣城）西梁山的居

民以捕龟为业，“岁岁取之，日供货不知纪极，而此山

出龟未尝竭尽。天下所卜之龟，皆出此山，莫知其所

以然也”［９］１５３４。居民“岁岁取之”，史料却云“此山出

龟未尝竭尽”。显然这是极不合理的，明显具有神话

色彩，也经不起推敲。因此，对于这则史料我们要辨

证看待。万物的生长是有周期性的。面对“岁岁取

之”的状况，西梁山乌龟数量再庞大，也经不起这样

的捕捞，且“天下所卜之龟，皆出此山”。这种涸泽而

渔的捕捞方式对动物旅游资源而言，无疑是一种巨

大的破坏。此外，唐人大兴土木，对林木资源也是一

种重大的破坏。《太平广记》卷４６７云：“唐封令祯任

常州刺史，于江南溯流将木至洛造庙。”［１０］由此可推

测的是，北方的森林资源定是遭到极大破坏，不得已

才千里迢迢从江南运木材以用于当地建设。反观江

南地区，林木资源消耗情况也很严峻。“贞观十九年

征伐高丽，唐太宗命张亮率江、吴、京、洛募兵凡四

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１］６１８９贞观二十二年（６４８

年）八月，“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以及双

舫一千一百艘”［１１］。此外，有“泽国”之称的江南地

区，船舶是日常重要的交通工具。白居易在苏州有

《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诗云：“每家皆有酒，

无处不过船。”［１２］５２６０研究诗歌背后的信息可知，江南

森林资源被大规模开采，数以万计的林木被用于船

只制造，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当地的生态也会受到影

响。总的来看，江南地区的森林资源面对着双重压

力：其一是国家兴修土木及开展军事活动，其二是百

姓日常生活所需。

３．其他形式的破坏。此外，由于疏于管理，导

致景观年久失修，旅游资源也遭到直接损害。李绅

在《龙宫寺》诗序中就谈及越州（今属浙江绍兴市）

龙宫寺：“则僧及门人悉已殂谢，寺更颓毁，惟荒基

余像而已。”［１２］５４７７曾经香火鼎盛的龙宫寺，由于缺

乏经营管理，落到“荒基余像”的局面，甚是可惜。

此外，盗墓者出于私利对古代陵墓资源的破坏也很

严重。“宣州当涂县之东南有横山焉，山下有八墓，

形甚高达。乾符（僖宗）中有盗发之，……相云是陶

广州墓，莫知其名及年代矣。”［９］１５５０再如，“安州东

北七里，有古墓，高七八尺，周回数百步，莫知名氏。

群贼发掘，见以生铁锢之入地丈余，莫见其底焉。

城东二十余里有一大墓，群贼发之，数日乃开，得金

钗百余枚，各重百斤”［９］１１５２。

概览之，江南地区的旅游资源不但遭受自然灾

害的无情摧残，而且人为因素也是资源被破坏的重

要因素。比较而言，人为损坏的破坏面更大且周期

更长。

三、唐代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建设

有关唐代江南地区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史料，

集中见于唐人旅游后创作的游记一类的散文等文

学作品中。

（一）自然旅游资源及周围环境的开发

《柳宗元记》中就有许多柳宗元对自然旅游资源

及周围环境开发的记载。因政治革新失败被贬为永

州司马的柳宗元对灌水北面的染溪水甚是喜爱，于

是改名为“愚溪”，且在“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

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

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

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１３］１６２。柳司

马通过购置小丘、泉水，“负土累石”等方式对愚溪和

它周边资源加以综合开发建设，使其变为了“嘉木异

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的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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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司马对于“美”的开发乐此不疲，《始得西山

宴游记》一文就记录了他“斫榛莽，焚茅罿，穷山之

高而止”。进而发现了西山的奇特之处：“尺寸千

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

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觩为类。”［１３］７６２

作者不禁发出“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

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１３］７６３的感慨。通过

对具有观赏价值的资源及周围环境的综合开发，可

以使旅游资源的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

（二）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

唐代常见的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方式是文人士

大夫对亭台楼阁的修建。《右溪记》记载了文学家

元结任道州（今属湖南道州）刺史时，发现城西一

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

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１４］。映入

眼帘的溪水、两岸美妙的奇石、岸边种植的美丽树

木和珍奇竹子，让元刺史深感这样的美景“若在山

野之上，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则可为都

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１４］。然而现实的境况确是

“无人赏爱”。于是，元结“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

松与桂，兼之香草”［１４］。通过修建亭台，栽植香草、

松桂等植物，对其进行开发建设。且元结亲自为其

命名“右溪”，并“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韦夏卿的《东山记》记载了刺史独孤及建设常

州（今属江苏常州市）东山自然风景区的事例。“始

于中峰之项，建茅茨焉，出云木之高标，视湖山如屏

障。……复有南地西馆，宛如方丈瀛洲。”［１５］４４７３经

人力的雕琢，东山已然成为“密林修竹，森蔚其间；

白云丹霞，照曜其上”的游览胜地。等到韦夏卿任

刺史时，又“加置四亭，合为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

背林面水者势高”［１５］４４７３，同时还“植山松以作门，树

官柳以界道”。在两任刺史的共同努力下，东山景

区有山有水有树有禽还有观景亭，使“游览者忘

归”。另外，在白居易的《白苹洲五亭记》中，可以窥

见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创建八角亭以供游玩休息的

事例。“湖州城东南二百步抵較溪，溪连汀洲，洲一

名白苹。梁吴兴守柳恽于此赋诗云‘汀洲采白苹’，

因以为名也。前不知几千万年，后又数百年，有名

无亭，鞠为荒泽。至大历十一年，颜鲁公真卿为刺

史，始翦榛导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１５］６９３

综上所述，经过人为的开发建设，江南的旅游

资源的观光价值得以凸显。唐人尤其是文人士大

夫都比较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建设工作，其目的无

外乎有以下三点：一是造福百姓；二是打造自己的

政绩；三是寻找一种精神或心灵的寄托。在对自然

旅游资源的开发过程中，唐人偏好增添人文景观的

方式不仅使自然旅游资源更能凸显其独特的景致，

而且也实现了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景观的互补开

发，使江南的自然景观更加丰富、迷人。

四、结语

唐代是中国古代旅游的盛世，辽阔的疆域、厚重

的文化孕育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唐生气勃勃、开放

包容的气象又推动着各地旅游活动的开展。但这些

旅游资源也遭受着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的破坏。有

破也有立，唐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积极参与旅游资

源的开发建设，对于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旅游资源

观赏价值的提升不无积极作用。反思今天旅游事业

的规划和发展，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工作仍是需

继续努力的方向。合理地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才能

开发出更多丰富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旅游产品，

才能不断促进我国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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